人·城——基于自然观出发分析人类进化与城市发展

中文摘要
在漫漫人类发展进程中，随着人和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典型产物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本文通过用自然观认识世界的方法，来分析人类进化与城市发展的过程，从自然观的角度探求人与城这两个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因素之间复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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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五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城市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便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社区生活中，在这之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城市实际上也是人类的化身，城市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1]，实际上也反应了人类社会自身发展演变的历程，同时城市也是人类同自然不断斗争、妥协、磨合的产物。在系统学习自然观之后，对城市发展的理解，对人和城市、人和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解，就不仅仅停留在用编年史的方法认识这段历史，而是从一种普遍联系的自然观认识的角度去探求其中的联系和规律。
1、 城从何处来
1.1  人的进化
在远古的蒙昧时期，生活于强大的自然环境中，原始的人类是处于弱势一方，尚不懂得如何抵御自然灾害反抗自然的安排，在这样的条件下，人类动物性的本能就凸现出来，游走而居无定所是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这时，进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随着生存的需要，与自然在进行不懈的斗争中，人们与周边的环境不断的相互影响和选择，人们开始学会使用工具，选择适宜的环境活动，比如说有丰富鱼类、蚌类的江口河湾等，这些为后期聚落、部落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1.2  神化的精神
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代中国，都充斥着原始宗教、神话和巫术的自然观，在生产力相对不够发达的古代，人们在无力反抗现实的情况下往往幻想出超自然的神灵，以此来寄托自己内心的愿望，在另一个世界里完成对现实世界无法完成的认识和改造。
人类的精神从现实动物性的需求中解脱出来，畅游于理想的神化的精神世界中，但是拥有相同精神追求的人们渴望有情感的交流和神化的精神在现实世界的寄托，因此，在古代人类有意识选择永久性固定居住地之前，往往会选择一定的地点作为聚会地，定期进行祭祀之类的神圣活动。这些聚会地虽然本身不能成为一座城市，但是确实最初城市的胚胎。
1.3  依赖自然
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古代人类对自然的依赖程度远远超出现代人的想象，对自然神的崇拜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同样，在实际的狩猎、捕食过程中，人类开始逐渐摸清自然的脾气，在与自然的关系中相对主动一些，此时的人类开始使用工具和积累技术，也逐渐开始寻找固定的居所，开始养殖和畜牧。在没有现代技术的帮助，古代人们只能依靠和自然打交道积累下的经验，遵循自然的规律，选择水源充足、土壤肥沃的三角洲等地带依山傍水而居，这些往往决定了古代城市最初的起源地。
2、 人之于城
2.1  “始作俑者”
人，作为自然界演化的特定产物，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与自然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被动适应自然到积极能动改造自然的过程。[1]从畏惧自然、崇敬自然到认清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不断的增长，人们开始在反复的实践中，逐渐的积累了科学技术经验，从不安定的渔猎向农业社会转变，并且开始逐渐建立畜牧及手工业体系，而城市，则是人类不断进化发展与自然斗争磨合的产物。
用始作俑者来形容人对原始城市的作用，其中并无贬义，因为在城市形成之初，是人类发展和进化必然的产物，就像人类产生于自然之中与自然不断磨合产生的老茧，是科学技术和人类需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需的物质形态。城市的形成伊始，极大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沟通，改善了古代人类的生存环境，同时也为人类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的埋下伏笔。
2.2  “道法自然”还是“人类中心”
“人类的文化发展在超过了新石器时代所到达的水平阶段之后，有两条发展道路都是开放着的——走村庄之路，或者走城堡之路：或者，用生物学的术语来说，一条是共生之路，另一条是掠夺之路。”
——芒福德《城市发展史》
自从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1]这个哲学命题之后，人类中心这个思想就逐渐的开始萌芽发展。在人类大规模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类逐渐开始赋予自己管理、支配、改变自然的权利，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路线。
以古希腊为例，从公元前七世纪以后，希腊城邦的发展就很明确的分为了两个方向，在希腊本土上大部分城市都是走的“村庄之路”，也就是顺应自然界的发展规律，用自发的、有机的方式扩大城市，在城市建成和扩张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地形地貌、河流、土壤、森林等自然因素，尽可能的融入自然而不是破坏自然，这些后来往往发展成了希腊卫城，是人类民主精神较早的体现。而另外一种城市则主要体现在伊奥尼亚的小亚细亚的城市发展中，这类城市以广场为主要的城市空间，在自然选择和人类意志的选择中偏向人类的意志，用更理性、严格的手段建设城市各个系统，这样的城市往往有着规整的道路系统、区域规划，对于古代人类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城市完全按照人的意志，脱离古老的乡村和聚落，商业开始居于首要地位。
当发展到古罗马时代，以筑路建造给排水见长的罗马人大肆建造城邦扩大领域，寄生经济和掠夺政治是罗马时代最典型的城市组织特点，过度发展的城市也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人，作为“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2]，尝试支配自然、改变自然，结果却被自然抛弃。
共生之路还是掠夺之路，这个命题非常形象地概括了人和自然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状态， 《庄子·秋水》里说：“天在内，人在外。”庄子认为，顺乎天是一切幸福和善的根源，顺乎人是一切痛苦和恶的根源，这里，天是自然，人是人为。在庄子看来，人和自然是融为一体的，所谓的“与道合一”[3]。中国古代自然观里，天人合一，相信至上道德、至上本体的存在，“道”归于“自然”之下，无论是人类发展还是各种实践活动，都是争取与天、道达成一致。这跟西方“万物美源趋近于上帝”的观点有相近之处，不过是追求不同的超自然精神寄托。但是西方自然观里的“上帝”仍然是人类中心的化身，上帝说“我要照着我的形象，按照我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4]，上帝赋予人支配自然、管理自然的权力。
在漫长的历史中，这两个观点在不断的拉扯着城市的发展方向，不同自然观的产生不同类型的城市形态。崇尚自然，因此出现中国古代“巧于因借，精在体宜”[5]的古典园林，抑或是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而“人类中心”，则有可能产生罗马卫城、紫禁城等一系列浓缩古人思想和意志的文化遗产，也可能像当今曼哈顿一样的“混凝土森林”。
2.3  共生抑或终结
人之初，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来自于自然，终究必然也会回归自然。而城市作为人类发展史中的一个物质附属品，因人而生，也会因人而灭，这取决于人类和自然的相互关系。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不断深化，人类逐渐意识到自然之于生活的重要，与自然也逐渐步入协调发展的阶段，再这样的状态下，城与人也可以到达平衡点，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结晶的城市自然也会平衡发展；而随着人类步入工业化阶段，对自然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各种城市问题的产生也成为城市规划者和社会学家关注的问题，平民窟、拥挤的交通、犯罪率的提升这样的城市环境归根结底还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与自然的关系没有处理得当的关系，城市只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面镜子，从城市的发展状况可以很明确的看出自然的诉求。
人类与城市，要么一起共生，要么一起终结，和自然亦如此。
3、 城之于人
3.1  肉体和精神的归宿
如果说人类创造了城市，那么在古代，城市就是人们用来与自然斗争的工具。在旧石器时代，岩洞，这个产生城市最初的雏形的地点，往往是神圣和权力的象征，寄托了远古人类最初的自然崇拜。在城市初露雏形的时期，与其说是城市或者村庄，不如说是一个部落社会仪典活动的中心。
“当神灵出现在人类史上以后，他们所象征的那些环绕宇宙现象，如，光明和黑暗，海洋和陆地，农田和沙漠，善良和邪恶等等，当然大都是以对偶的竞争状态呈现出来的。神话中有关他们之间的那些诡计和斗争，最初大约只出自一些不自觉的动机和期冀，后来才在城市生活中找到活动舞台”
——芒福德《城市发展史》
3.2  自然之“镜”
裂变和整合，在登高和平步两个方向上，共同构成城市进步的阶梯。纵观历史，城市的发展就是这么一种实质。[1]
人和城市在几千年的拉锯战中，经历了建立城市、城市化、郊区化、卫星城等等很多个往复的阶段，从文艺复兴到工业化高度发展的现在，城市和郊区、乡村一直处于交替发展的阶段。其中大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哲学意味，而这也是人类和自然互相认识和磨合的写照——从原始社会对自然的恐惧崇拜到相信自己改造、征服自然，然后自食其果之后的保护自然，最终达到协同共生的状态，这正是人类和自然之间的轨迹。
对于城市中居住的人来说，城市就是他们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的写照，每天面对街道、建筑、广场等城市空间，这个微缩了的自然就这样呈现在了眼前。人类所了解的自然无外乎分为三种：“天然自然”、“人化自然”、“人工自然”[1]。而城市，无意是属于第二种，它是受人类改造和影响最大的自然，但同时也是是人类接触最多的自然形式。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人们处于文明的萌发期，科学技术开始发展并且卓有成果，人类改造自然参与实践的主观能动性大大激发，改造自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大兴土木，留给后人的是大量的古城，很多沿用至今。
4、 城向何处去
4.1  膨胀与灭亡
美国著名建筑评论家简·雅各布斯在其书《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用大篇幅的文字描述了美国大都市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包括人口密度、种族、街道活动、社区安全等等，表达了对城市未来的忧虑和担心，在城市未来的预测上，她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她的悲观并不是出自无名，纵观现在世界大都市，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中国大城市，各种问题凸显而出。城市作为人和自然交流沟通的载体和寄托，城市如果最终走向毁灭，那也意味着人类和自然的决裂，而自然作为世界的永恒，自然灭亡的将是人类。
4.2  持续发展
从悲观的反面来看，几千年的进化和发展历史，如果人们意识到城市环境、生态状况的严峻形势，开始反思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反思城市化进程中过度膨胀的欲望，并开始像进化伊始时期那样崇拜自然、善待自然，无论是城市还是自然环境都会向着更为光明的方向发展。
“浅浅的一层溪水流逝了，但永恒留在了原处。”
——梭罗 《瓦尔登湖》
这句话是梭罗对人类的警示，表现了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更高一层次的理解，强调了人、自然、生态的协调发展。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是从人类自身利益出发，但是表达了环境和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在深刻认识自然和人的严峻关系基础上，对自然界本身和生命的尊重和关心，本身就是对人自身利益最高级的关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环境、生态、物种、自身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类在协调这些关系中的中心地位，是对人类自身利益的最好的保护。
而对于城市来说，早在工业革命伊始时期，城市就已经成了工业发展的试验地，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开始想逃离城市，去乡村寻找自然。随着城市规模的越来越大，这个人类赖以生存的庞大容器给地球造成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但是，城市从其产生伊始就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场所，城市环境就是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小自然”，因此，城市的正常、健康、可持续发展也就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无论是从资源、环境、经济还是社会发展的角度，城市都应该被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基于生态保护的基础上，协调城市内部结构和功能，保证城市富有生机、稳定、健康的发展[1]。人和城市的和谐发展，是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体现。
5、 结语
从城市诞生的那天起，就作为人与自然斗争的产物伴随着人类的进化、发展，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城市给人们提供了集会、休憩、交流的场所，作为最亲近的“人化自然”沟通着人类与自然，同时也见证了人类崇尚自然、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甚至破坏自然的过程。一部城市的发展史，其实也是一部人类进化和认识自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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